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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Fairy Tale, a Poison or an Antidote ? 
 

Yu-pei Kang 
 

Abstract 

By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i, educators, and parents strictly controlled 
children’s reading, and therefore, many earlier works were rewritten. Indeed, 
Grimm's fairy tales were criticized by the public when the first edition was 
published because of its frank mention of sexual issues. Perrault's fairy tales and 
his contemporary works were also questioned for their “ readability ” to 
children. 

Traditional fairy tales were treated as a poison because the stories were 
inlaid with scary plots and what was called“superstition.”The hidden violence 
and pornography also discouraged parents, fearing that inappropriate readings 
would pollute children's innocence. By contrast, many researchers pointed out 
that traditional fairy tales contained in fact human wisdom, helping children 
understand the operating mode of their society. Those stories conveyed the moral 
codes of their societies and their conclusion (good triumphs over evil) provided 
children with means to understand that it was possible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 

This article will explore the progress of European traditional literary fairy 
tales from the 16th century to the 19th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s 
education. The turning point was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when fairy tales were 
rewritten in order to adapt them to the new sensitivity displayed by the 
bourgeoisie. We will study some parts of this process of rewriting and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es on the psychoanalysis of fairy tales, will attempt to explain 
why European traditional fairy tales were once considered to be a poison and 
why they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an antidote.  

 
Keywords: Europe, traditional fairy tale, poison, antidote, children 
 
Yu-pei Kang, Ph.D. Doctor in Gender Studies, specialt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University of Paris 
VIII, France, is currently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French Department, Tamkang University,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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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童話，是毒藥還是解藥 ? 
 

康鈺珮 
 

摘 要 
 

在十九世紀的歐洲及北美洲，文學家、教育家與家長對於兒童閱讀的教材進行了

嚴格的把關，而古典童話首當其衝地成為了改革的對象。格林童話的第一版在出版時

便受到了輿論的批評，認為性的議題時常出現，應該禁止的事物在文中被間接地說出

來；貝侯童話亦在十九世紀被質疑其內容之於兒童的適讀性。解毒／解讀歐洲古典童話

的風潮高漲，產生了一批改寫作品，企圖淨化故事內容，刪除不適合兒童的用字與細節。

十九世紀童話的改革運動是出自對兒童的刻意保護，但文本原著的價值亦是不可抹

滅的。古典童話之所以被當成毒藥，是因為故事中鑲嵌了另人感到害怕的情節與神秘

教義，而若隱若現的暴力與色情亦讓父母卻步，擔心不適宜的讀本會影響兒童的純真。

但古典童話蘊含了世代傳遞的人類智慧，幫助兒童理解其所處社會的運行模式；此外，

故事人物的極端性進一步幫助孩童辨別善與惡，邪不勝正的劇情亦可使兒童得到滿足

並獲得認同，幫助兒童戰勝人格缺陷與樹立正確的道德觀。 

本論文將以兒童教育的視角闡述歐洲古典童話從十六至十九世紀，被當作兒童

的良藥，後來變成毒藥，再到解毒／解讀的過程，並闡述歐洲古典童話被當作毒藥的理

由與會是解藥1的原因。 

 

關鍵詞：歐洲、古典童話、毒藥、解藥、兒童 

 

 

 
 
 
 
康鈺珮，法國巴黎第八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淡江大學法國語文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1 傑克·齊普斯(Jack Zipes)曾使用「適當的閱讀」與「危險讀物」的字眼來形容童話在十九世紀所經歷的分裂 (頁 

16-17)，本文則使用解藥與毒藥二詞，意圖使讀者能夠更容易理解。關於齊普斯這部分論點，請參考本文第 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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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從前從前」(Once upon a time) 這個童話故事的開頭語，在童年時光帶

給兒童許多奇幻旅程與快樂，那些如咒語般的經典台詞與充滿魔法的故事劇情

亦讓人難以忘懷。大眾將童話認作適合兒童閱讀的故事，但為何又有所謂恐怖

的童話故事存在？這讓研究者萌生了動機，欲求探究童話與兒童之關係及其價

值。 

童話最初的形式是口述民間故事 (oral folk tale)，藉由講故事給孩子聽的奶

媽、圍著火堆以分享故事作為消遣的樵夫或職業說故事人等，世代傳遞著這些

古老的民間傳說。十六至十九世紀的歐洲，這些故事被記載了下來，從義大利

的喬萬尼•弗朗切斯科•斯特拉帕羅拉(Giovanni Francesco Straparola)到吉姆

巴地斯達•巴西耳 (Giambattista Basile)，再到法國的夏爾•貝侯 (Charles 

Perrault)、德國的格林兄弟(Brothers Grimm)與丹麥的漢斯•克里斯汀•安徒

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他們蒐集、整理並重新編纂口述民間故事，所

謂的童話／仙子故事(fairy tale)就此產生。這些故事的源頭與神話密不可分2，

是早期人類對於大自然與生命的闡述，是原始信仰與教義的體現。經過幾個世

紀的重述與再杜撰，透過文字及符號，向人們傳達了這些故事之所以存在的意

涵。在十九世紀以前，童話與兒童之間的關係相較於今日有很大的不同，童話

除了是孩子的睡前故事，亦是成人間的娛樂。若仔細端倪現今人們給孩子閱讀

的貝侯童話與格林童話，甚至是安徒生童話，會發現，部分文本令人感到恐怖

或存有隱藏在文字之下的暴力與色情。 

研究者對於以兒童之名而作卻不適合兒童閱讀的童話提出兩點假設：一為

搜集與撰寫故事的動機，除了兒童，另有其更重要的背景因素。二是對於定義

何謂適合兒童閱讀的文本，有著時代性的差異。針對前者，將從貝侯、格林兄

弟與安徒生的童話創作動機談起。關於後者，將用兒童教育的視角檢視古典童

話的歷史與發展。 

根據菲利浦•阿里耶斯(Philippe Ariès)，在十六世紀之前的西方，孩童被

當作是微型的成人，童年的概念並不存在(頁 1)；縱使有專為兒童創作的讀物，

也皆以教訓為目的。科林•海伍德(Colin Heywood)認為，直到十八世紀，才出

                                                 
2 根據齊佩斯的說法，童話與神話的關係十分密切，兩者甚至可以互換。一個社會文化下誕生的童話，在另外

一個地方可以是為神話。 Zipes, Jack. Fairy tale as myth, myth as fairy tale.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4,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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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了啟蒙的童年觀，中產與上層階級開始以較為現代的方式照顧兒童(62)。十九

世紀開始，人們對於兒童這個年齡段產生了特殊的關注，但據理查•范恩

(Richard T. Vann)的說法，直到一九五〇年代，兒童史仍然是「完全的處女地」

(281)。早期對於兒童歷史的研究只偏重於制度面，簡略地介紹了學校系統的興

起、童工立法、少年犯的管理機構、幼兒福利等，關於童年與兒童本身的概念

幾乎不曾出現(Heywood 5)。西方的兒童史編纂是近五十年的事，且它可以說是

一部「無言的歷史」，因為唯有透過成人所記載的文獻，才能間接地將它推敲出

來。 

對於適合兒童閱讀的文本產生了目標與追求，人們開始著重於兒童文學的

寓教與娛樂，對於這類早期以兒童之名而作的文本則必須以放大鏡來檢視與審

核，於是出現了十九世紀歐洲古典童話(traditional fairy tale)的一批解毒潮。出

版社與教育者提出對於歐洲古典童話適讀性的質疑。本論文將從歐洲古典童話

的起源與發展談起，並用兒童教育的視角檢視古典童話，探究十九世紀歐洲古

典童話是如何被當作毒藥又是如何被解毒／解讀，並提出歐洲古典童話之所以

被當作兒童毒藥的可能，及成長解藥的原因。 

貳、試論歐洲古典童話 

一、定義、起源與代表人物 
 
（一）歐洲童話／仙子故事一詞的定義 

「童話」二字，就中文字面上看，是兒童說的話，但它指的，是對兒童說

的故事。童話，是中文對於這種文體的命名，是二十世紀初才出現的詞彙。根

據洪迅濤的定義，童話是「兒童的、創作的、幻想的」(頁 24)。吳其南指出，

童話是「非寫實性的敘述類兒童文學」，其特徵在於打破常規邏輯的「幻想」因

素 (頁 3-4)。而西方童話，則是對於英文 fairy tale 一詞的翻譯。英文 fairy tale

一詞源自於法文的 conte de fées，直譯為「仙子故事」，是以民間故事為基礎，

帶有幻想元素的故事。仙子故事一詞的使用，起源於法國的多爾諾瓦夫人

(Marie-Catherine d'Aulnoy) 於 1697 年所出版的《仙子故事集》(Contes des 

fées)的書名。根據張嘉驊對於中西方童話的解讀，中文的童話二字與西方童話

／仙子故事，從名稱便可看出，前者的重點在於讀者，後者則表明其內容特徵(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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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克•齊佩斯(Jack Zipes)認為，若談論童話便無法不提及口述民間故事。

他在《牛津童話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Fairy Tales)這本童話字典的

序言裡引用了德國童話研究始祖延斯•提斯馬(Jens Tismar)在 1977 年的作品《現

代童話》(Kunstmärchen)中對紙本／文學童話(literary fairy tale)的定義。首

先，紙本童話有別於口述民間故事，是某一作者的作品。其次，相較於內容簡

單、無特定作者並源於原始部落的口述民間故事，紙本童話是人為的、幻想的、

精心詮釋的故事。再者，紙本童話與口述民間故事沒有優劣之分，且紙本童話

並不是一個獨立的類別，必須論及其與口述民間故事之關係才能被理解與定

義。紙本童話是某一作者使用、修改和重塑來自於口述民間故事的作品(xv)。接

著，齊佩斯補述提斯馬對於童話的定義，認為紙本童話合理化口述民間故事中

的動機、符號和描述，並使用其它文學形式的元素來美化口述民間故事，並將

某些口述民間故事結合在一起，最終成為一種文學類型。根據齊佩斯，童話是

由十四至十七世紀的口述驚奇故事(wonder tale)演變而來的，是口述故事所改

編的眾多文學類型之一(xvi)。再者，童話是源於古老社會和古老思想的短篇故

事。即使不同作者傳達出不同的個人風格，且每個版本都反映了不同作者的時

代和社會，但古典童話的作者們通常會使其故事盡可能地接近其原始版本 

(150-51)。 

其實，英文 fairy tale 一詞並不能意指所有的西方童話，因為格林童話所用

的德文 märchen 一詞，可直譯為「紀律與道德的故事」。而安徒生在創作童話的

過程中，亦曾換過三次對於童話的用字。從「仙子故事或傳說」(eventyr)到「故

事」(historie)再到「記述」(fortalling)，可以看出他不斷思考與定義著自己的

創作文體，只可惜這些轉變並不被世人所重視。 

 

（二）古典童話的源起 
 

本論文所使用的「口述民間故事」、「古典童話」與「創作童話」這三個詞

彙取自於林文寶在《試論我國近代童話觀念的演變：兼論豐子愷的童話》一書

對於童話的歷史發展三個階段所使用的用字與定義：搜集流傳於民間的神話、

傳說、故事等，加以口頭加工，講述給孩子或成人聽的口頭故事，是為「口述

民間故事」；蒐集、整理並以文字的形式記載流傳於民間的「口述民間故事」，

是為「古代故事」或稱「古典童話」；特定作者為兒童改編「口述民間故事」，

進而創造的嶄新童話，是為「創作童話」或稱「現代童話」，亦有人稱之為「文

學童話」或「藝術童話」(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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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童話作者不是在做蒐集、整理與撰寫世代所延續下來的口述民間故

事的紙本記述工作，就是擷取民間故事中的元素來進行再創作；早期的紙本童

話是不允許被憑空創造的。紙本童話被視作「原始社會」根據「原人信仰」而

生的「口述文學」的演變，故此，早期的童話理論將童話與民族學綁在一起。

民俗學家認為，童話是從神話、傳說、民間故事與寓言故事演變而來，而它們

皆是人類為了滿足精神需求及解釋或述說大自然力量而創造出來的文化初期的

產物，其中包含了對於過去宗教儀式及事件的描述(林文寶：《兒童文學故事體

寫作論》頁 217)。只是這類帶有歷史背景意義的描述，隨著時間，其宗教色彩

被慢慢淡忘，但由這類故事所演變而成的童話，卻依舊保存了這些儀式及事件

的碎片。故古典童話的內容，是在無意識狀態下，間接記載了幾個世紀以來，

人類的焦慮與渴望，其中有許多內容與元素在今天讓人感到匪夷所思、不解或

害怕，但若對上古時期原人的習俗與習慣做一番考究，便可以了解其中原因。

莉莉安•慕黑 (Lilyane Mourey) 認為，童話事實上不只是人類在面對法律、禁

忌、社會結構時，所有精神與社會衝突的「編年史」，同時也是對於大自然現象

的提問。而童話在第一時間回答了人類所遇見的問題以及恐懼，它的社會功用

在於「合理化社會及某個時間點原始狀態的現狀」(11)。她將童話描述成美麗的

糖衣，以著成形的故事內容，加上簡單上口的標題及無害的表象，成為了所謂

的「兒童文學」。它是個封閉的系統，乘載著「訊息」，是為一個社會的產物，

同時也是人們所熟知的文學作家的產物，他們就像是故事的全作者，把他們所

屬的社會階層的哲學、道德、教育以及政治理念全都展露出來(5)。 

談到古典童話時，人們可能會以貝侯童話為起點。事實上，在十六世紀中

的義大利，斯特拉帕羅拉就曾發表過民間童話集《滑稽的夜晚》(The Facetious 

Nights, 1550-1555)，其中收錄了許多許多眾所皆知的西方童話，如〈驢皮〉、〈白

雪公主〉、〈美女與野獸〉等。此外，在十七世紀的義大利那不勒斯，巴西耳亦

發表過那不列斯童話集《最好的故事或小孩子的消遣讀物》(The Tale of Tales or 

Entertainment for Little Ones, 1634-1636)，其中收錄了〈灰姑娘〉、〈穿靴子的

貓〉、〈睡美人〉等作品。這兩位義大利作家所蒐集的，許多都是目前所能找到

的歐洲最早的童話版本，但其部分書寫語言是粗俗的，其故事亦帶有許多不適

合兒童閱讀的內容。 

 

（三） 貝侯、格林與安徒生的創作動機 
 
1. 貝侯童話：馴化法國沙龍女性的理想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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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七世紀末的法國，上層階級人們厭倦了矯揉造作的長篇小說，於是童

話便在沙龍裡蓬勃地發展起來。以多爾諾瓦夫人、伯納德小姐 (Catherine 

Bernard)及蕾希提耶小姐(Marie-Jeanne L’héritier)為首的女性不只是沙龍的主

人，她們亦敢於介紹與創作這種看似「毫無價值3」的文學。沒有長篇大論的文

章，亦不需要仔細研讀，還配有圖片，它是獻給世人的啟示，是成人間的娛樂。 

貝侯的《鵝媽媽的故事》(Les Contes de ma mère l’Oye)發表於 1697 年，

內含八則散文體童話。貝侯在其韻文體童話集序言中提到，他所創作的童話，富

有有用的道德意涵(morale utile)，同時兼具寓教與娛樂(instruisît et divertît)的

特性。他所寫的寓言(貝侯在文中不時用 fable 這個字眼來詮釋自己的作品)比大

部分古希臘、羅馬故事，尤其指阿普列尤斯(Apulée)的金驢記(Métamorphoses)

還要好，因為這些故事的道德是敗壞的，帶給女性不好的示範；而他所作的童

話則是源於古人給孩子的故事，那些家庭女教師以及祖母每天給孩子說的故事

(Contes 49-51)。貝侯透過重新撰寫從前故事的方式，企圖頌揚與加強某些具有

道德教義的故事，以振興當時法國沙龍女性的道德觀。貝侯童話一出版，便造

成了法國沙龍界的轟動。其實上，多爾諾瓦夫人早在 1690 年便在《德•道格拉

斯公爵：伊波利特的故事》(Histoire d'Hypolite, comte de Douglas)中穿插了法

國第一篇童話故事：〈極樂島〉(L’Île de la félicité)。而貝侯則是陸續在 1691 年

發表一篇韻文體短篇小說，1693 與 1694 年發表兩則韻文體童話與 1696 年發表

後來收錄在《鵝媽媽故事》裡的散文體童話〈睡美人〉 (La Belle au bois 

dormant)。他是那萬紅之中的一點綠，透過其在文壇的影響力，將這種新興的

文體發展了起來。貝侯童話集是以兒童之名而作，但在這創作的背後另還有其

它原因：當時的法國文壇正值一場古今之爭(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他的童話創作是為他作為革新派領袖突破古典主義的實踐，但又為

了避免與守舊派的再度決裂，所以《鵝媽媽故事》並不是以貝侯自己的名字發

表的，而是署名為他小兒子皮埃爾•達蒙古爾(Pierre Darmancour)。 

慕黑詮釋貝侯在故事中所要塑造的女性形象為「美貌、溫柔、善良、聽話、

全身心地奉獻家庭、不賣弄風情以及忠貞」，而這些也正是貝侯所認為，貴族階

級與上層階級女性應該具備的美德，且她們最好還要有點「愚笨」，因為「愚蠢

可以說是女性的一項優點，而智慧則可以是非常危險的」(40)。貝侯憑藉童話這

層美麗的「糖衣」，包裹著對於沙龍女性的「訓誡」，悄悄地進入了沙龍裡，企

圖有效規範當時女性的道德品行。他所編纂的童話正是獻給法國沙龍女性的「理

                                                 
3 貝侯在其韻文體童話集序言中，用「小玩意兒」(bagatelle)或「無價值之物」(chose frivole)來形容這種文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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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生存指南」。 

 

2. 格林童話：喚起國族意識的優良教材 
格林童話指的是雅格布•格林 (Jacob Grimm)與威廉•格林 (Wilhelm 

Grimm)在 1812 所出版的《兒童與家庭童話集》(Kinder-und Hausmärchen)，

其收錄了一百篇童話故事。而第一版的格林童話正是人們所謂的「恐怖」或「顫

慄」的格林童話，故事中，「性」這個敏感的議題時常出現，而被禁止的或者不

能說的事物亦在童話裡被間接地說出來。由於被批評措辭及文體不夠優雅，弟

弟威廉•格林於是著手修飾文稿並陸續出版新的格林童話版本，而現今世人所

看到的版本是 1857 年的格林童話第 7 版(最終版)，收錄了 201 篇童話與 10 篇聖

徒傳說。 

格林兄弟撰寫童話的起因可以追朔至 1805 年。那年，布倫塔諾(Clemens 

Brentano)與阿爾尼姆(Achim von Arnim)出版了德國民歌集《男孩的神奇號角》

(Des Knaben Wunderhom)。1806 年，德國被拿破崙的軍隊佔領，並分裂成許

多小國，德國浪漫主義高漲，激起了格林兄弟的愛國意識。布倫塔諾將蒐集中

古世紀以來的德國民間傳說與故事的工作賦予了格林兩兄弟。1810 年，他們將

整理好的手稿寄回給布倫塔諾，卻遲遲沒有得到回音。1812 年，兄弟倆出版了

手頭留存的另一份手稿，格林童話就此誕生。 

根據慕黑，格林兄弟認為統一民族的最重要工具是語言，於是他們直接採

集原始資料，並用歸納的方式及歷史的方法來驗證它們的正確性。透過科學來

蒐集與整理民間故事資料，並將它們加工與匯總成冊，為的是喚起十九世紀的

德國國族精神(22-24)。他們最初的目標是集結所有德國的童話並整理出一套盡

可能完善的目錄，並透過童話來找回德國的國家認同感。除了《兒童與家庭童

話集》，他們還出版過《德國傳說集》，編纂過《德語語法》，甚至編寫了一部分

的《德語詞典》。德國童話的匯總工作是他們實現夢想的藍圖的一部份。 

 

3. 安徒生：醜小鴨變天鵝 
安徒生是位量產型的藝術家，除了寫出了膾炙人口的《安徒生童話集》

(Eventyr og Historier)，他還是位劇作家、詩人、小說家、旅行家，他亦從事剪

紙與繪畫的創作，並出版過 3 本自傳。安徒生從 1835 年起，便陸續開始發表他

的童話創作。在他 156 篇童話中，人們最熟知的有〈小美人魚〉、〈醜小鴨〉、〈賣

火柴的小女孩〉、〈豌豆公主〉、〈國王的新衣〉、〈雪之女王〉等。他是第一個將

童話蒐集與改寫工作上升到創作等級的童話作家，在童話發展的進程中，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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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承上(古典童話)啟下(創作童話)的關鍵角色。 

在安徒生的自傳《我的一生》(Le conte de ma vie)中，他描述自己的人生

就像個童話，充滿了驚奇與快樂。他詮釋自己是受到上帝關愛、被賦予成功的

魔法並力爭上游的快樂男孩(15)。安徒生對戲劇擁有一片熱誠，14 歲便離家前

往哥本哈根追尋他的戲劇夢。年幼的他得到了皇家劇院經理，喬納森•柯林(Jonas 

Collin)的資助，鼓勵並幫助他完成大學學業。他的一生都與柯林家族有關，從

他的貴人喬納森•柯林到他的朋友艾德瓦•柯林(Edvard Collin)再到他所愛的

人路易絲•柯林(Louise Collin)。他夢想著成為柯林家族的一員，但卻事與願違。 

安徒生窮極一生想要成為一個成功的劇作家，卻始終為能如願。在等待成

名的過程中，因為十分喜歡孩子，也喜歡同他們說故事，便著手從事童話創作

的工作，沒想到卻空前成功。人們時常拿〈醜小鴨〉與〈小美人魚〉當作安徒

生的自傳童話，前者講述了他從窮孩子蛻變成聲名遠播的大藝術家，後者說的

則是他那未能善終的愛情。 

參、以兒童教育的視角檢視古典童話 

正如齊佩斯所說，追溯童話的起源非常困難，但追溯兒童童話的起源卻相

對容易許多(Fairy Tales 6)。童話這種文體是先成為成人可以接受的文學體裁，

然後才在十八世紀將其傳播給兒童。一則兒童文學童話就是一個「象徵性的行

為」(symbolic act)，灌輸了某個作者的意識形態觀點。幾乎所有研究歐洲文學

童話起源的評論家都同意，是那些受過教育的作家們有意挪用口述民間故事，

並將其轉換為關於道德、價值觀和舉止的文學話語，使得兒童與成人可以根據

當時的社會法規得以受到規範。到了十八世紀，兒童童話作家們在思想上採取

行動，表達了他們對社會的看法，而他們彼此以及與過去的作家和民間故事講

述者進行了互動(3)。 

 

一、論中世紀至近代的兒童教育 
 

兒童史不僅是一部無言的歷史，根據艾格勒•貝奇(Egle Becchi)與多米尼

克•朱利亞(Dominique Julia)的《西方兒童史》，它還是一部間接史，因為人們

只能透過不同歷史階段的自傳作家、立法者、教育學家等成年人的「有色眼鏡」

來了解與建構各個時期兒童的成長狀態(上卷頁 13)。阿里耶斯在《兒童的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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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制度下的兒童和家庭生活》中說道，中世紀的兒童就像是一個微型的成人。

一旦脫離了母親或乳母，他們便直接進入成人的工作行列。學徒制將不同年齡

層的人群混在一起工作與生活，是中世紀中期至十八世紀社會的主要特徵(頁

9)。他首先提出，正是「學校教育」制度的產生與普及改變了家庭與兒童之間

的關係(頁 3)。 

中世紀的兒童讀物主要是描述卓越兒童的降生與其智慧故事(貝奇及朱利

亞，上卷頁 106)。此外，民間傳說亦是幫助兒童了解其所處社會的教材。在中

世紀，只有極少數預備成為神職人員的兒童才能接受教會教育。十二世紀起，

有專門提供貧困兒童免費教育的學校出現，但能上學的孩子還是極少數。除了

在家或修道院裡學習的兒童，大部分的孩子早在七歲便開始與大人一同工作、

上教堂和生活(頁 121)。比起上學，職業培訓能讓孩子的未來受到更多保障。在

中世紀，七歲被視作應該離開母親或乳母，去上學或者進入工作職場的年紀。

七歲前，貴族家庭的母親會對其進行識字與宗教教育。七歲後，教育權回到父

親手上。貴族家庭的男孩必須接受家庭教師的指導，或者被交付給同樣等級的

家庭學習處事的方法，而女孩則是前往未來要嫁去的人家學習(頁 115-116)。中

世紀的人們允許兒童玩遊戲，但到了一定年齡，成人便會引導他們拋棄兒童狀

態，進而走向成人的世界(頁 112)。 

十五世紀起，家庭觀念開始產生變化，學校不再只是培養教士的地方，而

是成為兒童社會化與道德化的空間。此外，在中世紀被視作騎士教育的禮儀舉

止與社會生存方法，逐漸普及成為系統化的教學內容，出現了用詩歌或散文闡

述衛生習慣、餐桌禮儀與道德規範的教材。其受眾不分兒童或成人，平民或貴

族，目的在於約束個人行為(頁 195)。中世紀末期至文藝復興時期，兒童的生活

逐漸與成人生活分離開來。在上層階級社會中，開始有屬於兒童自己的衣服和

玩具出現。在十五世紀的家庭，兒童待在母親或乳母的懷裡，聽著童話與嚇人

的妖怪故事。貝奇與朱利亞引用馬泰奧•帕爾米耶里(Matteo Palmieri)在其《市

民生活》(Della vita civile)中的描述，婦女應當教導兒童「懼惡愛善」：吃人的

怪物在地獄裡等著折磨生前是為惡人的人，而乖巧的兒童則可以上天堂與羔羊

嬉戲(頁 208)。學徒制還是當時普及的兒童學習方式。大型公司需要已經識字的

學徒，小型公司通常出錢雇用老師或修士教導自己的孩子及學徒們寫作與閱

讀。但也有完全不需要識字的工作，如小偷、扒手、僕人、農夫與牛倌(頁 193)。

街道是兒童與成人共同的空間，兒童會在街道遊走，隨著大人一起從事繁重的

工作、競爭甚至賭博。 

十六世紀，部分地區的中學取代了學徒制，到了十七世紀，中學又被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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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所取代。透過家庭與學校的密切配合，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的孩子都能獲

得教育的權利。由基督教修士會所管理的慈善學校讓兒童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並要求兒童要遵守秩序和紀律。對於缺席學生的家長，教師會宣導並讓他們意

識到讓子女接受教育的義務與責任。在學校，兒童能學到閱讀、寫作與計算等

知識，以便可以勝任未來的工作(貝奇及朱利亞，下卷頁 10)。然而，這些慈善

機構仍以城市為主，真正入學的兒童也只是部分。 

十七世紀起，兒童逐漸回歸家庭。父母開始關切他們的教育、職業與未來。

人們開始努力了解兒童的精神世界，企圖對他們採取最好的教育手段，但這些

教育方法通常是十分嚴厲的。十七世紀末，人們轉變為逐漸以溫情與理性的方

式教導兒童(阿利埃斯頁 199-200)。透過阿利埃斯所摘錄的御醫艾羅阿爾日記，

人們對於 17 世紀的貴族教育有了更多了解。在路易十三三歲五個月時，人們便

開始教他閱讀《聖經》插圖本、皮布拉克(Pibrac)四行詩以及禮貌和道德守則，

四歲開始學習拉丁詞彙。人們講法國民間的列那狐的故事、《路加福音》裡的邪

惡財主和窮人拉薩路的故事給他聽，睡前在床上講述水精靈梅露希娜(Mélusine)

的故事給他聽。這類故事在當時並不僅僅是講給孩子們聽的，晚上大人們講的

也是同樣的故事(頁 101)。到了十八世紀，人們對於兒童的健康、衛生與安全產

生關注。這時才出現了啟蒙的童年觀，中產與上層階級開始用較為現代的方式

照顧兒童。此外，人們開始禁止兒童在街上玩耍，認為這會帶來危險。根據貝

奇與朱利亞，十八世紀的人們不再滿足於讓兒童閱讀為成人而寫的書籍，不少

為兒童而作的書籍就此誕生。例如：勒普蘭斯•德•博蒙夫人(Mme Leprince de 

Beaumont, 1756)的《兒童雜誌》(Magasin des enfants)、阿基姆•海因里希•

康普的《兒童叢書》 (Kleine Kinderbibliothek, 1778-1784)和《小羅賓遜》

(Robinson der Jüngere, 1779-1780)、約翰•艾金(John Aikin)和巴博德夫人(Mrs. 

Barbauld)的《家中夜話》(Evenings at home, 1792-1796)等。除了專書，還有

許多適合兒童閱讀的期刊誕生。這些作品著重於兒童的道德培養，憑藉較為簡

短又簡單的文字與年齡相仿的小主人公的故事，再搭配上版畫與插圖，企圖符

合不同階段兒童的需求(下卷頁 62)。這時兒童所閱讀的書籍大部分也都還是著

重於校正兒童的道德與心智問題。十七世紀末到十九世紀中的法國，兒童也會

閱讀當時的平民通俗讀物：藍皮書(bibliothèque bleue)。其主題包含了傳說、

浪漫故事與冒險故事。由於十八世紀末出現了人口出生高峰期，十九世紀初的

他們活躍於社會的各個舞台，讓當時的歐洲出現了一股「兒童思潮」(頁 157)。

在十九世紀，兒童文學已變成一種獨立的文學類別，在歐洲各地蓬勃地發展了

起來。當然，這時候的兒童主要還是閱讀那些訓誡與道德規範的書籍。在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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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居爾(Ségur)伯爵夫人的小說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十九世紀下半葉，人們開始

關注於兒童保護、禁止僱用廉價童工、學校義務教育等問題。對於童工的剝削

已不如以往猖狂，但童工現象與慘死街頭的兒童問題依舊存在，從安徒生的〈賣

火柴的小女孩〉中便可以發現端倪。十九至二十世紀，家長開始關心孩子的學

習，這是在之前所沒有的情感，這種情感透過讓兒童接受學校教育而得以表達。

家長對於培養孩子，不再停留於財產與榮譽的層面。到了現代家庭，每個兒童

都是單一的個體，兒童先於家庭，與家族的欲望無關(阿利埃斯頁 320)。 

 

二、兒童文學的大事件：解毒／解讀古典童話 
 

從遠古時代起，口述民間故事便是兒童成長的良伴。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

紀，社會大眾及父母延續上一輩的教育理念，將這類故事視做兒童成長的良藥。

隨著時間的推演，口述民間故事演變成紙本童話，而這種劇情簡單，富有邪不

勝正的道德教義故事，再加上賦有魔法的元素，比起其它枯燥的兒童教育文本，

童話兼顧了寓教及娛樂，受到兒童與施教者的青睞。但這些帶有「魔法」的神

奇故事在十九世紀受到了嚴峻的考驗。在以下這個章節，將以重述歷史的方式，

講述這場兒童文學的大事件。 

歐洲古典童話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經歷了三個階段：被當作是兒童成長

的良藥，到發現古典童話有毒，再到解毒／解讀古典童話。這個過程從十六世

紀開始，在十七世紀進入鋪陳階段，到了十八世紀，人們開始意識到兒童這個

人生特殊階段的存在，從十九世紀起，人們對於兒童心智發展產生了特殊的關

注，並出現了所謂的解毒／解讀古典童話的運動：對於古典童話的改寫。 

為驗證這場解毒／解讀古典童話的運動，首先將以兩位童話作家的書名來

說明，從十七世紀起，便有將童話應用於兒童教育的舉措產生。其一，為巴西

耳的那不列斯童話集《最好的故事：小孩子的消遣讀物》。從副標題：給「小孩

子的消遣讀物」這樣的用字可以發現，這本故事集在當時是作者認為適合兒童

的讀物。其二，是法國貝侯於 1697 年所出版的《附道德訓誡的古代故事》

(Histoires ou contes du temps passé, avec des moralités)。這本書初版的背面

標註了第二個書名：《鵝媽媽的故事》。「鵝媽媽」(mère l’Oie)這個詞在法文，有

著奶媽(mère-nourrice)的意涵。書名直譯為：我的鵝媽媽的故事，指的則是乳母

為娛樂孩子所講述的民間故事。雖然這兩本童話集的書名讓人認為其作者的創

作目的是為兒童，但其中許多童話的內容，若以二十世紀後才崛起兒童觀及童

書的定義為根據來界定，是不適宜兒童閱讀的。在兒童觀尚未完整建立的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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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話是獻給兒童亦是獻給成人的。 

接著，將用貝侯童話與格林童話出版當時的獻詞來闡述兒童童話的近一步

發展。貝侯童話是獻給伊莉莎白•夏洛特•德•奧爾良(Élisabeth-Charlotte 

d’Orléans)，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弟弟菲利普•奧爾良(Philippe d’Orléans)與普

法爾茨公主伊莉莎白•夏洛特(Élisabeth-Charlotte de Bavière)的女兒的。相較

於貝侯，德國格林兄弟的《兒童和家庭童話集》則是獻給一名叫做約翰尼斯•

弗萊蒙德•馮•阿尼姆(Johannes Freimund von Arnim)的一歲兒童，其為路德

維格•馮•阿尼姆(Ludwig Freimund von Arnim)，《神奇號角》詩歌集的校對

人之一的兒子。這宣告了格林童話的誕生使得童話與兒童的關聯上升到另一個

層次。貝侯將獻詞的標題定做：「致(大寫的)小姐」 (À Mademoiselle) (Contes 

127)，獻給當時 20 歲未婚的伊莉莎白•夏洛特•德•奧爾良。相較於前者，獻

給一歲平民兒童的格林童話顯得更為平易近人，更符合普羅大眾家庭中兒童的

需求。 

十八世紀的人們開始關注兒童讀物對於兒童心智的影響，並出版了許多為

滿足兒童需求而作的書籍。故當十九世紀初，第一版格林童話誕生時，便受到

讀者輿論的考驗，認定其部分內容以及用字不適宜兒童閱讀，以至於格林兄弟

致力於不斷地修改其版本，直到第七版才是現今世人所閱讀的版本。再者，在

1862 年的法國，出現了經典的貝侯童話改寫，並配有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é)的插圖，這標註了十九世紀開始，人們對於一些兒童讀物產生了質疑，企

圖將它們改編成適合兒童閱讀的樣貌。此外，人們所熟知的安徒生童話亦是作

者在 1835-1872 年這三十幾年間，取材於斯堪的納維亞(Scandinavia)的北歐民

間傳說並將它們改編，變成真正為兒童而創作的童話。十九世紀的歐洲，古典

童話走到了盡頭，迎來的是更以「兒童需求為考量」的創作童話。 

以下，將用十九世紀法國所出版的，貝侯及多爾諾瓦夫人的童話改寫的編

者序言來驗證「解毒古典童話」這場改革運動的存在。兩位編者(恰巧改寫貝侯

童話的編者是男性，而改寫多爾諾瓦夫人的編者是女性)認定，貝侯及多爾諾瓦

夫人童話的部份用字與內容並不適合兒童閱讀，並企圖修改與刪除其故事片段。 

在 1859 年所出版，由婓提歐特(F. Fertiault)所改編的《貝侯童話集》(Les 

Contes de Fées de Charles Perrault)的序言標題：〈獻給童話的小讀者與他們的

父母〉(Aux Jeunes lecteurs des contes de fées et aussi un peu à leurs parents)

可以發現，這本書的受眾是兒童，而父母只是其從屬關係人。他首先對貝侯童

話的內容提出質疑：「是否貝侯寫的是一本童書？這本書是否適合兒童閱讀？」

(a-t-il eu spécialement en vue de faire un livre pour la jeunesse, et d’être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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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s points irréprochablement convenable pour de jeunes lecteurs ?) (ii)他自

問自答地為這些問題做出否定的回答。婓提歐特認為，貝侯童話是獻給所有人

的，包括小孩亦包括大人，但對於兒童讀物來說，貝侯童話制定的「不夠完善、

不夠純淨、不夠精練正確」(n’étant point assez préparés, épurés ni châtiés pour 

être spécialement donnés en lecture à la jeunesse) (ii-iii)。身為一名編者，亦為

一名父親，他萌生了「要將故事中不好的用字及內容細節處理乾淨」的任務(J’ose 

croire que l’on me saura bon gré de m’être imposé la tâche de les faire 

disparaître)(iii)。 

他向小讀者們及他們的父母喊話，如果貝侯在他的情境處事，也一定會做

出跟他一樣的舉措和決定，他所做的改寫只不過是不改原樣地將故事拿掉某些

不適合兒童年紀閱讀的內容，置換掉某些不適宜的用字： 

 

...en pére prudent, je commençai d’abord par les relire moi-même... 

non plus pour m’amuser, mais la loupe devant les yeux, et 

analysant ; faisant dans ce cas comme la mère attentive, qui goûte la 

première au mets préparé pour son enfant…, moi je veux vous le (cet 

œuvre) conserver, mais en le purifiant tout à fait à votre 

intention.(iii-iv)  

 

(…作為一名謹慎的父親，我首先將它重讀了一遍…不是為了取悅自

己，而是用放大鏡來檢視，來分析內容，就像小心翼翼的母親，替孩

子嚐第一口為他所準備的飯菜一般…我將為您保持這個作品的原樣，

並將內容變得純淨，以便獻上給您。) 

 

他對他的小讀者們就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般，希望能為他們把關，在閱讀貝侯

這樣美好作品的同時，又能與不適宜的內容和詞語保持距離，維護兒童的童真。

再者，在 1868 年，瑪莉•格黑耶•德•伍特(Marie Guerrier de Haupt)所改寫

的多爾諾瓦夫人《童話集》(Contes des Fées)的序言「給母親們閱讀的序言」

(Préface : À Lire par les mères)中，編者一開始便要求母親們要仔細閱讀，並宣

告父母有義務和責任審核兒童所閱讀的故事內容。她強調，人們所廣泛閱讀的

童話故事存有不適宜兒童閱讀的細節，而這些部分必須要被「刪除」 (retrancher)，

以便讓兒童能夠沈浸在屬於他們的閱讀世界裡學習與成長： 

 



靜宜語文論叢第十二卷第二期 Providence Forum, XII: 2 ( June 2020 ) 

 

252 

…de notre temps, les grandes personnes dédaignent ces sortes de 

fictions, et en laissent la lecture aux enfants. Malheureusement, ces 

contes merveilleux, qui plaisent tant aux jeunes imaginations, 

effrayent souvent la prudence des mères par des expressions trop 

libres ou des détails peu convenables…Nous avons pensé qu’il 

serait utile de faire d’abord un choix scrupuleux des meilleurs 

contes de madame d’Aulnoy, et de retrancher ensuite de ces contes 

toutes les expressions, tous les détails qui ne peuvent convenir dans 

un livre destiné à l’enfance.(ii-iii)  

 

(…現今社會的大人物們輕視這種杜撰的故事，並將其留給兒童作為其

讀物。但這些滿足孩童想像並帶給他們快樂的神奇故事，卻因為一些

過於自由的表達方法與不適宜的細節讓母親們感到憂心。…我們認為

有必要選出一些多爾諾瓦夫人最經典的故事，接著刪除所有不適宜放

在一本獻給兒童閱讀的書裡的表達方法與細節。) 

 

編者在文中強調，儘管有無法避免的更動，卻無損於原文如實的獨創性，亦不

會去除故事中仙子王國的美好事物及抹滅八到十歲孩子迫切的想像力(iii-iv)。 

從這兩篇序言可以發現，十九世紀的兒童文學界將古典童話視做藏有毒藥

的文本，透過「淨化」(purifier)與「掃除」(nettoyer)所有不適合兒童的「表達

用字」與「細節內容」的方式，企圖用這場十九世紀的古典童話解毒／解讀運

動來改革童話。齊普斯在《童話•兒童•文化產業》(Happily Ever After : Fairy 

Tales, Children, and the Culture Industry)的導論中亦曾提到，十九世紀的歐洲

及北美洲產生了所謂的「適當的閱讀」(proper reading)，為「有益」兒童的讀

物設定評判的準則。由於十九世紀以前的古典童話缺乏基督教教義，內容又多

有刺激性的象徵，故被當作「危險讀物」(regarded as dangerous)。於是，十

九世紀的童話作者開始在故事中融入基督教教義(Christian teaching)，甚至父

權思想(patriarchal message)，以滿足中產與貴族階級的人群；十九世紀後半葉

的作家們又更過於強調教育的導向，導致童話分成適合兒童與不適合兒童兩種

特質，而所謂「適合」兒童閱讀的童話便搖身一變成為了熱門的產品，意圖培

養在學校與家庭中學習的兒童符合社會要求的優良品性，亦形成了童話的「商品化」

(commodity) (頁 16-18)。究竟古典童話涵蓋了什麼不適宜兒童閱讀的內容，讓

十九世紀的學者及家長們感到恐慌，而它背後又具有什麼價值，值得人們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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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將它留傳下來？以下將討論歐洲古典童話之所以被當作毒藥的理由，以及又

會是解藥的原因。 

肆、童話是為毒藥的可能與解藥的原因 

一、童話是為毒藥：喚醒兒童內心的恐懼 
 

雪登•凱許登(Sheldon Cashdan)認為，古典童話說明了所處社會環境的條

件。例如在童話故事中，被帶到森林裡丟掉這個情節，喚醒了兒童最大的恐懼：

被拋棄(頁 36)。再者，其亦反映了舊時代的背景，例如在法國童話裡，時常出

現具有「惡勢力」的「後母」的角色，這解釋了在法國舊制度(Ancien Régime)

時期，大量寡婦或鰥夫再婚的「經濟」及「家庭」需求。故事的開頭也經常出

現母親過世的情節，體現了當時醫療的不發達，母親可能因為生產而死亡。此

外，從中古時期的驗屍紀錄可以發現，時常有孩子在井裡或水坑裡被淹死的，

也有被火燒死或被水燙死的。為了減少這些意外的發生，大人們便會用可怕的

故事去嚇唬小孩，告訴他們井邊會有妖怪躲藏著，夜晚的野外會有狼人出沒

(Heywood 97)。 

貝侯的〈藍鬍子〉是公認的恐怖童話。故事講述了一個禁忌以及違反規定

所導致的嚴厲懲罰：死亡。女主人公無法克制的好奇心導致自己違背了與藍鬍

子之間的約定，打開了那一扇不應該打開的門。這個故事的母題為：「禁室」，

而法蘭索瓦•佛拉歐(François Flahault)則將這個故事解讀為，孩子在發現父母

性生活的存在後的恐懼感(89-96)。收錄在現今人們所閱讀的第七版格林童話裡

的〈杜松子樹的故事〉亦是則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童話。故事中的繼母動了壞

心眼，讓前妻的兒子彎腰進大木箱裡取蘋果：「男孩剛彎下腰去取，魔鬼附身的

女人便砰的一下關上箱蓋，剎時，男孩的腦袋被軋斷，滾到了紅蘋果中間。」(頁

286)於是繼母將男孩煮成湯：「母親抱來男孩，把他剁碎，丟進了湯鍋裡。小瑪

麗站在一旁哭個不停，眼淚全滴在鍋裡，因此也用不著再放鹽了。」(頁 287-288)

父親覺得湯的味道特別鮮美，他越吃越香，說道：「『再給我添一些，妳們就別

吃了，全給我吧！』」(頁 288)童話中的紅蘋果為誘惑的象徵，而被箱子夾斷頭

的情節在巴西耳的所收錄的〈灰姑娘〉中也出現過相同的橋段，可見這類事件

在過去並不是個例。在童話故事中，時常可以見到吃人肉、喝人血的恐怖橋段。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 1913 年出版的《圖騰與禁忌》(Totem 

et Tabou)中描述了所謂的圖騰餐。原始人類認為，食用祖先、景仰的人或神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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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肉亦或喝下他們的血可以獲得他們所擁有的能力，合理的解釋了這個在今天

被視作可怕又不可接受的舉動。 

 

二、童話是為毒藥：暴力與色情 
 

巴西耳所收錄的〈塔麗亞、太陽與月亮〉(Soleil, Lune et Thalie)，為歐洲最

早的〈睡美人〉版本，記述有戀屍癖的王子遇見沈睡中的公主，強暴後離去的

故事。貝侯的〈睡美人〉延續了〈塔麗亞、太陽與月亮〉的食人情節，只是巴

西耳筆下那個讓廚師烹煮塔麗亞的兩個孩子給他們的親生父親吃的嫉妒原配

(王后) (Basile 431-32)置換成王子的母親(母后)這個食人妖的角色，想將小公主

當晚餐、小王子當夜宵(Contes 137-38)。 

安徒生童話中的苦難哲學則是讓其女性角色經歷最高程度的考驗，甚至死

亡。其中，這種痛苦的昇華又以〈小美人魚〉與〈紅鞋〉為最。在〈小美人魚〉

中，嚮往人類世界的女主角為了得到王子的愛，用美妙的聲音與海女巫交換了

一雙人類的腿：「『把你的小舌頭伸出來吧，我好割掉它作為我的報酬。』…她

割去了小人魚的舌頭，於是小人魚啞了，再也不能說話唱歌了。」(頁 61)用美

妙的聲音交換一雙人腿是這則童話的關鍵。女性的聲音(其為小美人魚與海女巫

交換的籌碼)與頭髮(小美人魚的姊姊們的籌碼)皆為誘惑的象徵。藉由聲音的去

勢，小美人魚獲得了成為人類的入場卷，但失去聲音的她最終因無法為自己辯

解，就如安徒生始終無法被柯林家族所接受，遭受被拋棄的命運。 

安徒生筆下的〈紅鞋〉女主角卡倫，則是多次在不適宜的場合穿上紅鞋。

由於瘸腿老兵的咒語，紅鞋失去了控制：「她[卡倫]嚇壞了，要把紅鞋子甩掉，

但是紅鞋子牢牢地黏著她的腳。她扯掉她的長襪子，但是鞋子已經牢牢地長在

她的腳上。她跳舞，她不得不跳著舞走過田野和草原，不管是下雨還是出太陽，

不管是黑夜還是白天」(頁 255)。天使手裡拿著劍，嚴厲地看著她說道：「『你要

跳下去』，他說，『穿著你的紅鞋子一直跳到臉色蒼白和渾身冰涼，跳到你的皮

膚皺縮，成為一副骷髏！』…她跳舞，她不得不在整個黑夜裡跳著舞。鞋子帶

著她鑽過荊棘和樹樁，直到她衣服撕破，渾身是血。」(頁 255)〈紅鞋〉這則童

話使女孩們戒忌，必須與性的欲望保持界線。紅鞋的顏色與斬斷雙足所流的鮮

血皆與代表女性性成熟的月經有關，而斬斷雙足亦是去勢的象徵。給予機會卻

依舊我行我素的卡倫受到了詛咒，就連如此下場都不足以得到上帝的原諒。 

歷史上第一位專為兒童而創作的童話作家安徒生，其暴力美學亦是他的特

色之一。瑪莉亞•塔塔爾(Maria Tatar)將安徒生故事中的苦難與折磨視作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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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優勢的勳章」(badge of spiritual superiority) (302)。這些女主人公需要

忍受無窮無盡的羞辱與壓迫才能獲得最高層次的勝利：不死之靈魂。 

貝侯的〈驢皮公主〉(Peau d’âne)這則童話則是毫無隱瞞地談論「亂倫」的

欲望。王后讓國王在她死前許諾，只能娶「比她還美、身材還好、更貞潔聰慧」

(plus belle, mieux faite et plus sage) (Contes 99)的女人為妻。為了遵從妻子的

遺囑，國王不顧反對，想迎娶自己的女兒。這可作兩種解釋：一、王后認為世

上無人與她的美貌匹敵，故國王無法再娶。二、將可怕的亂倫情結合理化：國

王之所以要娶自己的女兒為妻，全然是因為王后的願望。而且最吸引國王的是，

女兒「還具有過世王后身上所不具備的稚嫩誘惑力」 (possédait certains tendres 

appas que la défunte n’avait pas) (100)。 

〈小紅帽〉則是一則「警告的故事」：森林裡藏著會吃人的狼。今天人們所

熟知的〈小紅帽〉是格林童話的版本。小紅帽與祖母被大野狼吞進了肚子，卻

又被好心的獵人所救，最後，大野狼因為肚子裝滿了石頭而摔進水裡淹死。而

貝侯的〈小紅帽〉比格林的版本還要早出現，且這個版本竟還帶有「性」的意

涵。故事中，吃了外婆的大野狼假扮成外婆的模樣躺在床上引誘小紅帽與他同

床共眠：「把煎餅和奶油放在一邊然後來跟我一起睡吧。小紅帽脫了衣服，然後

上了床。她很驚訝為何穿著睡衣的祖母會是這身模樣。」(« Mets la galette et le 

petit pot de beurre sur la huche, et viens te coucher avec moi. » Le petit 

Chaperon rouge se déshabille, et va se mettre dans le lit, où elle fut bien 

étonnée de voir comment sa mère-grand était faite en son déshabillé.) (144)在

故事的結尾，無知的小紅帽被大野狼無情地吃掉。在貝侯的筆下，大野狼不只

是大野狼，而是象徵了男性性本質、L 大寫的狼(Loup)。而森林亦不只是森林，

而是危險的象徵。這個故事隱晦地述說了在沙龍裡那些無知的年輕女性與放蕩

不居的男性的不幸相遇。 

1870 年代，民族學家阿席爾•米里昂(Achille Millien)在法國尼韋內採集到

一則流傳於民間的小紅帽版本：〈祖母的故事〉(Le Conte de la mère-grand4)。

而這個故事的性意涵表現得更加鮮明：小紅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吃了祖母的

肉，喝了祖母的血，還脫得一絲不掛，上床與大野狼同睡。大野狼讓她脫下衣

服，於是小紅帽問：「那麼我的圍裙要放在哪兒呢？」(Où faut-il mettre mon 

                                                 
4 〈祖母的故事〉這則童話收錄在法國民俗學家保羅•德拉魯(Paul Delarue)在 1976-1985 年間所編纂的《法

國民間故事》中。Paul Delarue, Le conte populaire français : Catalogue raisonné des versions de France et des 
pays de langue française d’outre-mer ; Canada, Louisiane, îlots français des États-Unis, Antilles françaises, Haïti, 
Ile Maurice, La Réunion. Vol. I. Paris: Érasme, 1957, pp.373-74. 



靜宜語文論叢第十二卷第二期 Providence Forum, XII: 2 ( June 2020 ) 

 

256 

tablier ?)大野狼回答：「把它丟進火裡吧，我的孩子，你不再需要它了。」 (Jette-le 
au feu, mon enfant, tu n’en as plus besoin. )於是，她將馬甲、裙子、襯裙一件

一件地褪去並丟進火裡。 
 

三、童話是為解藥：翻譯人類的集體潛意識 
 
古典童話被精神分析學家視作是研究人類社會重要的文獻。根據布魯諾‧

貝特漢(Bruno Bettelheim)，透過精神分析對於人的精神層面所歸列的典型可以

發現，童話帶有傳達給意識、前意識與潛意識的重要訊息。一般人對於生命所

產生的問題，尤其是佔據孩子心理的那些，可以藉由童話故事來自我建構與發

展，同時減輕前意識及潛意識的壓力(5-6)。瑪麗-路易絲‧弗蘭絲(Marie-Louise 
von Franz)亦主張，遠古人類的精神狀態就像是孩子的思維，故此，兒童比成

人更能理解童話所敘述的內容。童話是一種想像的「潛意識」創作，可以被比

作為「夢」，但它又與夢不同，因為它並不是「一個人」的產物，而是「一群人」

的產物。童話是「人的無意識展現」，其闡明的是大眾集體的問題，而這些問題

則是以一種虛構但卻又具有象徵意義的語言來呈現，是潛意識的代表特徵

(Birkhäuser-Oeri and Franz 12)。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認為，童話與

夢境一樣，都是以「象徵語言」(頁 14)寫成的。但象徵語言包含了「偶發性象

徵」與「普遍性象徵」兩種，前者為童話作者的語言，無法直接被外人所了解，

然而「普遍性象徵」則是人類的共同語言，如同喜怒哀樂，是不需要學習的，

亦不受到時代以及地域的限制，深植於我們的身體、感覺與心靈之中。(頁 19-24) 
童話分析就如同夢的解析，是人類企圖開闢出的一條通往潛意識的道路，

是與內心世界中，具有意義的代表物的一次近距離接觸。根據卡爾‧古斯塔夫‧

榮格(Carl Gustav Jung)「原型」(archétype)的定義，善良的仙子、巨龍、巫婆

與小矮人等故事人物皆是解析童話的典型，而童話分析則是一種與這些集體潛

意識形象的一種交鋒對質，於是童話分析(interprétation)更像是一種「翻譯」

(traduction) (Birkhäuser-Oeri and Franz 12-16)，用一般人較為聽得懂的方式

去重新敘述故事。弗蘭絲指出，童話最直接地表達了集體無意識的心理歷程，

且童話的象徵出現在人們的夢境中，是人類面對生命的態度。在神話與寓言中，

人們只能透過「覆蓋其上的文化成分」來了解人類的心理狀態，而童話則較不

涉及文化的範疇，能夠最直接地反映人類最根本的精神結構。童話所要表達的

意義都在故事中直接呈現，其內容是過去人們的故事，是累積下來並傳承給下

一代人的經驗。每一則童話都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用畫面及象徵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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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一種最為重要且是唯一的精神意涵。所有的童話故事，根據不同的觀點以

及不同的版本，講述了同一種相當複雜又富有象徵意義的精神要素(這也正是榮

格對於自我 soi 的概念)，讓這個個人心理的整體，亦是集體無意識的調節中心，

可以透過不斷重複的形式，直接進入人們的意識之中(Franz 11-13)。 

 

四、童話是為解藥：戰勝人格的缺陷 
 

凱許登在《巫婆一定得死：童話如何形塑我們的性格》裡歸納出可以解釋

「童年七大罪行」的童話故事情節，其分別是：虛榮、貪吃、嫉妒、色慾、欺

騙、貪婪與懶惰(頁 11)。凱許登認為，每個童話都會有一個重要的核心主題，

並至少會處理一或多個人格問題。正義與邪惡在孩童成長的過程中，進行著無

數次的自我對抗，而童話中邪不勝正的故事情節可以幫助孩童分辨對與錯，樹

立正確的價值觀。這解釋了為什麼某人會特別喜歡某幾則童話，因為它們呼印了

個人某些人格的缺陷。再者，童話幫助孩子處理自己現階段所遇到的困難，讓

他們脫離在正面與負面間不斷搖擺不定的掙扎，進而做出對的抉擇。童話中，

壞心的母后及可怕的女巫這類角色，容易被孩子定義為母親壞的一面，因為母

親不可能永遠滿足孩子的需要，這讓孩子更容易解釋母親的時好時壞(頁 53)。

這樣將一個人分成兩個角色的方式幫助孩童管理以及解決對他來說太難解釋的

人際關係。透過將母親惡的一面解釋成另外一個人，孩童便得以排解對於母親

的不滿情緒。 

 

五、童話是為解藥：道德教育 
 

貝特漢在《魔法的用途》(The Uses of Enchantment)中，引用了查爾斯•

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說過的一句話：「小紅帽是我的初戀。我曾認為，若

我能娶到小紅帽，我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Little Red Riding Hood was 

my first love. I felt that if I could have married Little Red Riding Hood, I 

should have known perfect bliss.) 因為狄更斯知道，童話故事中的比喻比任何

事物都更能夠幫助孩童度過難關。藉由童話，孩子可以獲得一種更加成熟的意

識來教化潛意識所帶來的混沌壓力(23)。貝特漢亦引用了德國詩人席勒(Schiller)

的話：「孩童時期，我所聽過的童話比我人生所經歷的教訓擁有更深厚的意義。」

(Deeper meaning resides in the fairy tales told to me in my childhood than in 

the truth that is taught by life.) (5)童話的道德教育對孩子的成長是一種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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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他需要更多機會去了解自己，去了解這個比他周遭生活還要廣大及複

雜的社會。人生有太多的不公平，而正義時常無法適時地伸張，這就是為什麼

在童話中壞人總是要輸得很慘，以便建立讀者正確的道德觀，且故事人物總是

存在著極端的個性與形象，幫助孩童更能辨別兩者間的差異，建立起正面的人

格個性(9)。 

〈小紅帽〉以象徵的方式講述了女孩的青春期。意識告訴她應該做對的事，

而潛意識告訴她，應該要贏過(祖)母親。但由於她年紀還小，無法掌控紅帽所代

表的意義及後續可能招致的危險(森林及躺在床上的大野狼)。故事隱喻了女孩變

女人所面臨的性的問題與貞操的喪失。〈白雪公主〉則是告訴孩子，不只是她會

嫉妒父母，父母其實也會有相同的情感，幫助孩子處理與父母間的矛盾與困難。

此外，如果沒有經歷以及戰勝成長過程中隨之而來的危險，白雪公主就不會與

王子結合。劇情的發展正如孩童青春期前後所預見的狀態：白如雪，象徵了白

雪公主最初對於性的無知；和紅如血，代表著後來對於性的覺醒。此外，蘋果

同時象徵了性與愛情。吃了紅色毒蘋果亦象徵了白雪公主那純潔無邪的結束。

〈睡美人〉的宗旨在於，儘管父母百般阻止孩童的「性覺醒」，但它最終還是會

發生。那看似死亡般的沈睡被視作是一段成長與準備的過渡時間，等待孩童在

成熟以及準備好性結合時醒來。這個故事告訴讀者，當對的時間到來的時候，

任何原來沒有解答的問題都能迎刃而解。再者，沒有任何童話比〈灰姑娘〉更

能詮釋幼小孩童在與兄弟姊妹之間競爭時所體會出來的無助感。孩子相信，總

有一天她的夢想會成真，自己的優勢會被發現以及邪惡最終會遭受懲罰。而〈糖

果屋〉則是講述了孩子害怕被遺棄的事實。薑餅屋代表了對於人類最原始欲望

的滿足：吃，而母親則是他食物的來源。此外，故事中的巫婆亦詮釋了母親的

兩個形象：令人滿意的母親帶給孩子好吃的食物、溫暖的床；當母親不再想要

滿足他所有的口腹之慾，他便會認為母親變成自私及不友善的另一個她。這類

型的故事讓孩子從依賴父母的階段發展至下一個階段：尋求年紀相仿同伴們的

支持。 

伍、結論 

十六世紀前的歐洲，口述的民間故事是兒童的睡前慰藉，亦是他們的成長指

南，其中包含了恐怖與訓誡的故事，是大人與小孩共有的娛樂。歐洲的紙本古典童

話在十六世紀誕生，十七世紀起便有以兒童之名而作的童話產生，十八世紀人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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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兒童的關注逐漸升溫，出現了一批專為兒童而作的書籍與雜誌，到了十九世紀，

歐洲出現了一種對於兒童的特殊關懷，對兒童讀物的要求也越漸嚴苛，能夠啟發兒

童心智發展的讀物成為了主流。但古典童話中的某些主題或情節，例如謀殺、食人

或近親亂倫等，引起了教育者與父母的恐慌，亦引發了對於古典童話的改革行動。

由於發現兒童讀物「應有」的樣貌，人們展開了「清潔」與「解毒／解讀」古典童

話的運動。一系列改寫古典童話的兒童讀物就此誕生。根據貝特漢，大人害怕孩子

閱讀童話，是由於成人對於幻想存有的恐懼(fear of fantasy) (118)。他們遺忘了自

己在孩童時期單純的快樂，是害怕幻想的成人，忽略了童話對於孩童人格塑成的

重要性。 

古典童話指的是在創作童話興起前，某位童話作家以口述的民間故事為基  

底，根據所處的社會環境與自我理念所編纂的故事。的確，古典童話喚醒兒童內心

的恐懼，內容亦存有暴力與色情，這是源於原始人類對於大自然與信仰的回應，反

應其所處社會環境的原始樣貌，此外，由於早期家庭的需求和醫療的不發達，藉由

警告與恐怖的故事可使兒童遠離危險。但古典童話又是可以探究人類集體潛意識的

文本，是可以幫助兒童戰勝人格缺陷的良師益友，亦是樹立兒童良好道德的完美教

材。〈糖果屋〉處理的是貪吃，〈白雪公主〉說的是嫉妒，〈小紅帽〉談論的是色慾，

〈灰姑娘〉解決的是手足問題。童話對於孩童來說是關鍵且重要的，不同的孩子會

在不同的故事中找到認同感，故事的不同情節亦能幫助孩童對抗成長過程中所遇到

的挫折與困難。童話不只是童年時期寓教於樂的讀物，故事的正向思維亦能有效幫

助孩童樹立謙和敦厚的品格。此外，古典童話最直接地表達了幾個世紀以來，人類

生活方式的展現，是最直接可以讓孩童了解生命與生活的渠道。在權衡之下，人們

還是選擇繼續閱讀古典童話；也正因為童話的存在，能伴隨著孩子在挫折中找到每

個階段屬於自己的解藥。 

  



靜宜語文論叢第十二卷第二期 Providence Forum, XII: 2 ( June 2020 ) 

 

260 

引用書目 

Andersen, Hans Christian. Le Conte de ma vie. Translated by Cecilie Lund, Club des 

Libraires de France, 1995. 

Aulnoy, Marie-Catherine d’. Contes des Fées, par Mme d’Aulnoy. Edited by Marie 

Gurrier de Haupt, Bernardin-Béchet, 1868.  

Barthes, Roland. Le Plaisir du texte. Seuil, 1973.  

Basile, Giambattista. Le Conte des contes ou le divertissement des petits enfants. Trans-

lated by Françoise Decroisette, Circé, 1995.  

Bettelheim, Bruno. The Uses of Enchantment. Alfred A. Knopf, 1976.  

Birkhäuser-Oeri, Sibylle, and Marie-Louise von Franz. La Mère dans les contes de fées. 

Translated by Michel Bacchetta, La Fontaine de Pierre, 2014.  

Flahault, François. L’interprétation des contes de fées. Denoël, 1988. 

Franz, Marie-Louise von. L’interprétation des contes de fées. Translated by Francine 

Saint René Taillandier, Albin Michel, 1995.  

Heywood, Colin. A History of Childhood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the West from Me-

dieval to Modern Times, Polity Press, 2001.  

Mourey, Lilyane. Introduction aux contes de Grimm et de Perrault : Histoire, structure, 

mise en texte, Lettres modernes, 1978.  

Perrault, Charles. Contes, Gallimard, 1981.  

---, Contes de Fées de Charles Perrault. Edited by F. Fertiault, J. Vermot, 1859.  

Tatar, Maria. The Annotated Classic Fairy Tales. W. W. Norton & Company, 2002.  

Vann, Richard T. “The Youth of Centuries of Childhood.”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1, no. 2, 1982, pp. 279-97.  

Zipes, Jack. Fairy Tales and the Art of Subversion. 2nd ed., Routledge, 2006. 

---, Happily Ever After : Fairy Tales, Children, and the Culture Industry. Routledge, 

1997.  

---,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Fairy Tal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洪汛濤：《童話學》，台北：富春文化，1989 年。 

吳其南：《中國童話發展史》，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2007 年。 

張嘉驊：〈童話〉，《兒童讀物》，林文寶等編，台北：空中大學，2007 年，頁 149-66。 

林文寶：《兒童文學故事體寫作論》，台北：毛毛蟲兒裡哲學基金會，1994 年。 



古典童話，是毒藥還是解藥？ 

 

261

——：《試論我國近代童話觀念的演變：兼論豐子愷的童話》，台北：萬卷樓，2000

年。 

佛洛姆(Erich Fromm)：《夢的精神分析》，葉頌壽譯，台北：志文出版社，1978 年。 

艾格勒·貝奇(Egle Becchi)、多米尼克·朱利亞(Dominique Julia)編：《西方兒童史(上

卷)：從古代到 17 世紀》，申華明譯，上海：商務印書館，2016 年。 

艾格勒·貝奇(Egle Becchi)、多米尼克·朱利亞(Dominique Julia)編：《西方兒童史(下

卷)：自 18 世紀迄今》，申華明譯，上海：商務印書館，2016 年。 

雪登‧凱許登(Sheldon Cashdan)：《巫婆一定得死：童話如何形塑我們的性格》，李

淑珺譯，台北：張老師文化，2001 年。 

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安徒生童話全集》，任溶溶譯，浙江：浙江少年

兒童出版社，2007 年。 

菲利普·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兒童的世紀:舊制度下的兒童和家庭生活》，沈堅、

朱曉罕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 

格林兄弟(Brothers Grimm)：《格林童話全集(上)》，舒雨、唐倫億譯，台北：小知堂

文化，2001 年。 

 

 

 




